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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偉（以下簡稱「王」）：麻煩請尚綺談一下策展人蕭淑文邀請你參加「社

交場」這個展覽的時候，你想在美術館做怎麼樣的表演？一開始的概念或想法

是怎樣的呢？

孫尚綺（以下簡稱「孫」）：因為之前在國外就有跟博物館合作的經驗，我一直

很喜歡做這樣的一個結合，就是把表演藝術融合在公共空間裡面，尤其是博物館

或美術館這類的空間。美術館的形狀、空間給我很特別的感覺，上一次跟淑文

見面之後，就覺得北美館空間蠻有趣的，可以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我認為不該

把美術館中的表演場所像劇場一樣固定下來，也因為這樣，我思考的重點首先是

「流動」。我對流動的方式很感興趣，因為我很希望可以藉由展覽與表演的方式

帶著觀眾走。

這次作品的主題是「透明」。講到「透明」，我第一個想到銀行的匯率，還有就

是政治。如果再縮小範圍到生活周遭的話，還有人的情感，或是生活的一些細

節，都可以用「透明」去詮釋。我覺得藉由「符號」和「透明」這兩個關係可

以玩很多事情，所以我這次才加入一些文字的成分、音樂的成分跟聲音的成分，

我覺得現在在這個時候處理這個議題還蠻有意思的，因為全世界現在都處於一個

很不確定的時期。

另外，由於我長時間在歐洲生活與工作，我感覺到，歐洲政治已經開始有一些變

動，我希望能夠掌握這個變動所帶來的感受，並且將它表現出來。在這些新時代

的感受中，我認為「透明」、「符號」與「金錢」這幾個關鍵字跟它們所帶來的

持續的政治效力，已經影響到整個歐洲甚至世界的版圖。舉個例子，像英國要脫

歐，我們特別安排一段英國的表演者的演出，表演的內容從英國首相的第一個公

開演講開始，慢慢地變化演說的內容與文字。這個例子我覺得很重要，因為這個

是整個政治版圖開始變化的一個徵兆，還有美國的民粹主義，我會一個一個地打

開這些事件。

除了透過這個作品處理世界局勢的變化之外。對於一個美術館中的表演，身體的

面向要怎麼處理當然會是關鍵。在美術館或博物館中的表演，不同於在一個黑

盒子狀況下表演，我以前一直都在黑盒子中處理表演，這次很開心可以做現場展

覽，可以跟觀眾有互動。在美術館中表演是「活的藝術」，也就是不斷轉變的藝

術，每一天都可以不一樣，或者說每一天可以按照狀況來改變，可以跟觀眾分享

創作的過程、瞭解事物的過程，它的時間性會拉長，這個也是我自己一直想做

的，所以我們嘗試了四十五分鐘、六十分鐘、一百二十分鐘這幾種不同的表演

長度。

王： 我想請教，你前置規劃的時間大概多長？大概是什麼時候才決定這個作品目
前演出狀態的架構呢？

 《透明》演出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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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大方向在進來前的三、四個月就想好了，在進來之前，我是看美術館的平面
圖來策劃的。

王： 你是以連續的方式來連結美術館這些不同型態的空間嗎？還是你會對於個別
的空間先有一個表演型態及內容的基本元素的想像，然後才來串這個中間的

過渡？也就是說，到底靜態跟過渡，或者是說在一個空間當中，維持比較久

的時間跟過渡的時間，這些韻律上的問題你是怎麼安排的？

孫：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很大的 piece，把它完全拉長。

比如說早上第一段需要稍微帶起觀眾的注意力，所以在一個比較深的接觸

之後，我們再慢慢把東西放長、放慢。有些動作要呈現的純粹就是概念

性，我覺得概念性的東西可以讓它久一點，比如說吃東西，只是讓他看怎

麼吃、味道如何之類的事情。我區分了三個面向，一個是比較概念性的，

一個就是比較舞蹈，一個是比較劇場、比較實驗性，我用這三個組合慢慢

去調配，再看這個跟裝置是什麼關係、人員應該如何調動。因為我們人很

少，才五個舞者跟一個音樂家，只有這些人要撐滿整個平面是蠻累的，所

以我必須要找一種方式，讓每一個人都有辦法休息，因為一天的表演總長

度就是六個小時，而且最重要是我們每一天都在變換一些內容，每天看個

人的狀況去換，或者是說其實也不是只是看狀況，因為這些元素都我們都

已經編好了，我覺得我們可以去試試看，這個跟黑盒子裡的表演藝術是非

常不一樣的。

王： 你是怎麼處理個人的風格與整體結構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我對這個「拉
長」的方式很感興趣。你的舞作中風格很強的的部分，就是舞者間的肢體接

觸，常常會維持兩個到三個同時間碰觸的點。可是在美術館這個時間與空間

都拉的更大更長的環境中，你怎麼樣處理把肢體的「結」打開或者把結收攏

這樣子的一個動態？其實這個問題後面還牽涉規模的問題，從一個最親密的

關係到一個相對來講很大空間跟時間的向度，像是政治、社會與歷史的向

度，你怎麼樣去處理這中間的連結跟過渡？

孫： 在這個問題上，我以一個理論性的架構當成我的基礎。有一個社會學家叫做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 - 1931），他有一個「我」、「自我」還
有「發展」三個層次的理論。這三個是一個關係，所以我才把它跟舞蹈結合

在一起，就是不管是三個人、兩個人或是一個人，它的關係是三個、三種

關係，這三種關係就是用manipulation，也就是操控的方式來加以組合。

接著是給方向，最後才是把它打開，就是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跟舞者說，

然後他們用肢體開始來做，這個肢體基本上就是一個形狀，我相信舞者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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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關係玩到一個階段，開始會去想它們之間的問題。先想再做非常重

要。有經過思考而長出來的這個東西是我非常喜歡的，然後我就順著這個長

出來的東西慢慢去發展這個架構下的細節。

王： 我還有兩個跟黑盒子劇場有關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跟在劇場演出的時候
相比，你怎麼樣思考在美術館演出時，表演者的進場跟出場的問題？

孫： 對這一類問題的思考是先跟舞者工作之後才會解決的。我們有了這個作品基
本的元素跟方向後，大家才一起思考進場跟出場的問題。其實就是在工作的

過程中，我們找到不一樣的元素，有的元素比較長一點、需要時間來展開，

有的元素比較短一點，可以少一點或較為快速地結束，依照不同元素的不同

性質與長度，我試著找到一個進場與出場的時間比例。

王： 第二個問題跟第一個有點相關。就是說如果在劇場演出，觀眾比較不會看到
前台跟後台的差別，可是這次在美術館的演出，不管是物件，或是換裝這些

過程，你多數安排在前台的地方呈現，你怎麼思考前台跟後台在景框式舞台

或是在美術館間的差別？

 《透明》演出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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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就這次的作品而言，我的思考很簡單，其實就是都讓大家看得很清楚，把服
裝脫掉，換上另一套服裝，去下一個目標，這些東西我讓它透明化，大家都

可以看得到。再來就是他們換裝，每套服裝都有它自己的意義，從一般的服

裝到換上服裝之後，觀眾可以有不一樣的想像，我想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服

裝、道具、符號的轉化過程，所以將這些服裝與道具放在落地窗旁的架子

上，讓表演者直接在那邊取用與換裝。

王： 在這次的作品裡面，好像比你之前的作品多了一些重複跟疊加的意象，這個
部分是刻意的嗎？

孫： 我對動作、身體的形狀很有興趣，像重複的交疊，或是重新再計算動作，
基本上就是一個創作的過程，通常我跟舞者在創作的時候，它的過程就是我

說的這樣子，只是最終會以「結果」而不是「過程」的方式呈現。只有當我

們把這樣的過程變成一個舞台製作的時候，才會開始去設想應該怎麼處理。

趁著這次在美術館表演的機會，我想要慢慢把這個過程拆解，讓舞者去玩這

樣的事情。美術館這樣的演出場地有個特色，也就是舞者在發展過程中會有

很多意外，這些意外是好的，因為你會發現哪些是沒有預期卻能展現張力的

部分。像我很喜歡坐在那兒，盯著表演看一整天，就好像你在看形狀一直

走，不斷地處於 transform（變形）的過程之中，你可以觀察怎麼從一個動
作轉換到另外一個，然後關係怎麼不斷地變化。

王： 美術館的一樓有很多大的落地窗，它一方面是通道，但是卻又是光線穿透的
空間，在你處理空間或者這種轉換跟變形的過程當中，這種落地窗式的通道

 《透明》演出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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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供了什麼樣的特殊結構嗎？

孫： 落地窗的採光很好，我在把一些組合放進去的時候，我都會想像一下是什麼
樣子，比如說在中庭天井旁邊的落地窗那邊說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為這

樣子可以營造一個視覺上的穿透空間，不過為了嘗試另一種效果，我也把它

放在最大展廳那個塔的旁邊。我想知道不同的效果，都要試了才知道，所以

我每天都會微調。另外一個就是說，動作與空間要能夠配合，舞者的動作在

落地窗那裡是用什麼樣方式的呈現，才可以讓他跟這個空間合在一起，這也

是當初考慮的一個重點。

王： 接著想要請教于雯，請問你跟尚綺在這個作品當中的合作方式為何？

洪于雯（以下簡稱「洪」）：在前置作業，我們見了幾次面，然後開始討

論這個主題。這個作品有兩個是固定的音樂的部分，一個就是觀眾會在

103那個展間看到的。它是一個德國作曲家拉亨曼（Helmut Lachenmann, 
1935 -）的作品《Intérieur I》，這個作品是寫好的、都有譜。我們討論
過很多曲目，也到美術館場勘過，發現 103空間的回音對樂器來講是非常
好的，尚綺就朝這個方向去選曲子。我們有幾個曲目，最後決定拉亨曼這

個作品，它是非常現代的一個音樂作品，作曲家聚焦在找尋不同樂器的聲

音上面，這跟這個空間配合得非常好，就是在音色上面我們可以聽得很清

 《透明》演出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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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而且編舞家自己已經對這個空間還有音樂有一些想像，這個是我們最

早就先確定下來的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在走廊上面有一個小鼓跟 tape，那個作品在跟尚綺多次
討論的過程中，他給我幾個關鍵字，比如說極簡，希望我們往比較細膩、

乾淨的方向思考。我有試一些東西，那時候他還在柏林，我會錄一些東西

給他聽，然後請他給我一些回饋。我們兩個在這樣音訊往返工作幾次之後，

到最後先出來大概八分鐘的作品。跟舞者開始工作之後，音樂就跟每個舞

者有一個 solo的片段。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一樣的音樂，跟每個舞者搭配
出來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的 tape是先做好的，但是在現場加上我的
演奏，每個舞者表演出來就會有臨場不同的變化與感覺。小鼓放在天井落地

窗旁邊，在尚綺的構想裡面，它會變成是一個裝置，大家經過都會多看它一

眼，因為它是一個很精緻的樂器。但現場在演的時候，雖然我每次演出的曲

目都一樣、是固定的東西，但是當音樂跟每一個舞者互相激盪，跑出來的

音色或者是強度，還有跟現場觀眾的反應，都非常不同。比如說現場觀眾

比較多，或者是聲音比較吵的時候，我可能要給多一點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的。每一次演完，我也會跟舞者討論，我們常常會討

論每天觀眾不同的情況，他們給我們的 energy也會影響作品的樣態。就是
這個作品雖然已經寫出來，是好像每一次都會長得有一點不一樣。

王： 我很好奇你怎麼樣處理過道的空間？或者是說從一開始的足球台到鼓中間的
這個過道的空間？對於音樂或者是聲音的處理，除了小鼓、喇叭之外，你自

 《透明》演出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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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怎麼樣去處理音樂或是聲音作為舞者的動因，或是促使觀眾移動的動力？

洪： 這個最早就是尚綺先確定他會在幾個空間裡面流動，然後我們也試了幾種不
同的樂器，對我來講，空間的回音跟樂器之間的關係是決定性的因素。我們

有一段是從門口一路到 103展間這個空間，也是音樂跟舞蹈比較長的一段，
最後我選定一個很特別的樂器，就是一塊鐵板，這個鐵板是樂器公司做的，

所以它聲音會比一般的鐵板再共鳴好一點。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發現：第一個，我要跟舞者一起工作，這個樂器

必須可以動，因為假如固定在一個地方的話，不管是聲音的傳達，或者是視

覺上的觀看，都會有一點點受影響，鐵板剛好可以背著就走。再來是聲音的

音量上，我可以由小到大是有一個聲量的範圍。還有就是它可以讓我用不同

材質的棒子作出不同的音色變化，就不會在十幾分鐘裡面都很單一或者是太

無聊。因為打擊樂器很多時候不是旋律樂器，所以還是必須有一些些變化，

或是類似於旋律這個東西。 

王： 北美館的一樓有一個特色，就是在過道空間中有整面大片的落地窗，落地窗
是會隨著天氣的變化而改變光影的變化，在構思上，有考慮這個元素，或者

說它跟流動感，與觀眾張弛之間的動力關係嗎？

洪： 我事先並不會太專注在這邊，但是當我真的在演出的時候，這件事情就會產
生一種化學變化。因為我們有很多的橋段是要在某個狀態下、某個物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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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即興，所以你必須打開你的知覺。比如說我記得前天跟昨天下雨，那個

氛圍就會被改變；比如說陽光曬進來比較熱的時候，我覺得也會影響表演；

比如說雨天的時候，我的音樂好像就會比較陰鬱，假如是陽光很大的時候，

好像是動能會多一點。不過，音樂上或者是表演上的呈現會比較緩一點，這

個東西我覺得每天都有不一樣的變化。

 《透明》演出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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